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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晓虹：经典作品要反复阅读

编辑江亚萍 版式阮 进 校对刘 洁

记者：在《今生有幸》（中国文史出版社2022年版）

中，您曾记录自己在北大期间疯狂看电影的经历（一

个月内看了六部电影、五集电视剧、四场戏剧），这个

爱好一直保留着吗？

夏晓虹：首先得说明年代，那是 1979 年到 1981

年，我在留学生楼陪住，才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当时

电视还不普及，假如没有记错的话，我家里的电视还

是九寸的黑白小电视机，所以，留学生楼的彩色电视

对我极具吸引力。而且，那时开始引进国外的电视连

续剧，比如我在文章中提到的《从大西洋底来的人》就

是美国片，每周播放一集，那个月看的五集电视剧中，

这部已经占了四集。今天看来，我看的很多都是烂

片。但在改革开放刚起步的阶段，这些外国影视还是

带来很大的文化冲击。加之当时学校每周都要组织

留学生到外面看演出，中国陪住同学也多半享受同等

待遇，我才会创造了这么高的纪录。

记者：《享受最优厚的待遇——写在北大图书馆

建馆 110 周年》一文表达了您对北大图书馆的深厚感

情，能否再概括谈谈您所接触的中外图书馆？北大图

书馆在您治学的道路上起到怎样的作用？

夏晓虹：国外的图书馆中，我最熟悉的是日本东京

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汉学藏

书。我在东京大学做过两年外国人教师，所以，除了综

合图书馆，用得最多的是文学部图书馆、汉籍中心与东

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我甚至还曾经拥有海德堡大学

汉学系图书馆的钥匙，无论何时，我都可以自由开门进

入。当然，因为教员的身份，我在东大的汉籍中心也有

这样的待遇。论藏书数量，国外图书馆显然无法与北

大相比，但当年我最高兴的是，在那里可以随便复印，

这为我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提供了极大便利。并

且，国外图书馆基本都是开放式，可以在书库中自己找

书，这样，你在预定的目标之外，往往会有意外收获。

特别是不同国家的出版物按照专题排列在一起，也可

以让你直观地了解国外学者的相关成果。当然，公平

地说，我受益最多的还是北大图书馆。北大馆藏书丰

富、系统，不只是中国高校之冠，对我的研究来说，它也

拥有世界各大学中最好的图书资源。在电子图书、数

据库尚未出现之前，占有稀见资料也就意味着占据了

研究先机。以我所做的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方向而

言，最倚重的尚属旧报刊室，其中的丰沛收藏，满足了

我不断延伸与转移的学术兴趣。

记者：您的导师季镇淮先生是中文系出名的“忠

厚长者”,在读书方面，他对您有过具体的指导吗？

夏晓虹：我跟着季先生学近代文学。他给我的教

诲是，近代文学是从清代演化而来，所以不能封闭在

近代，而应当从清初的大家别集开始读起。这一方面

体现了季先生治学鄙弃急功近利，注重打好根基；另

一方面也因为他把文学史看作是生生不息的动态过

程，研究其中任何一段，都必须对前后的文学演进有

所了解。他还说过：“书是要一个字一个字读的，不读

熟也没有用。”意思是，经典作品一定要反复细读，这

些功夫总会有益治学。

记者：哪些人对您在读书方面有过较大影响？

夏晓虹：小学阶段，我妈妈对我的读书影响很

大。她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会不断把图书室里的“中

国历史小丛书”一本本地借回来给我看，这也是我后

来填报高考志愿时，除了第一志愿是中文系，其他两

个都填了历史系的原因。而且我对历史一直怀有浓

厚的兴趣，做研究也更多偏向史学，这方面的成果也

得到了近代史同仁的认可。

记者：您提到自己在本科阶段喜欢卧读，研究领域

的变化也带来阅读姿势的改变。您还有哪些阅读习

惯？比如喜欢快读还是慢读，喜欢在旅途中读书吗？

夏晓虹：早年喜欢卧读，是因为人比较懒散，读的

又是单本书，那时也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精装书。但

后来做近代文学研究，必须阅读大量的报刊，不只是不

能躺在床上看书了，还必须去图书馆正襟危坐，阅读姿

势因而发生改变。我读书速度比较慢，这大概是读专

业书培养出来的，阅读和理解、记忆结合在一起，所以

快不起来。读小说这类有情节的书倒是可以跳着读，

但我看得比较少。旅途中以休息为主，如果看书，也多

半选择与旅游目的地有关的书籍，也会看散文。

记者：在您编校的书中,花费精力最多的是《〈饮冰

室合集〉集外文》。在十年间搜辑梁启超散佚的著述,

最后成书 143 万字。梁启超的读书有何特点，想必您

也有关注吧？

夏晓虹：梁启超喜欢谈治学经验，当然也会讲到

读书。他曾经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专门写过《读书

法讲义》，作过系统的介绍。此书我已收在《〈饮冰室

合集〉集外文》中，很容易找到。当然，最有影响的还

是他为清华学校学生编写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

法》，其中的《治国学杂话》也谈到了他的读书方法。

我印象最深的是抄录或者笔记，这其实是从清代朴学

大师的治学经验中得来，但结合了梁启超个人的读书

体验，就让人感觉很实在。梁启超说：“发明的最初动

机在注意，抄书便是促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

方法。”他也鼓励青年人著述，认为这样可以加深阅读

印象。他还把阅读分为“精熟”与“涉览”两类，前者可

以“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后者可以“养成读书眼快

的习惯”，心细可以有所得，眼快可以博览。诸如此

类，其实不只是谈如何治学，对一般的读书人也很有

教益。

记者：从梁启超研究出发, 后又开掘晚清女性生

活、晚清启蒙教育等新话题，您的阅读是否也发生了

很大改变？

夏晓虹：阅读范围肯定有扩大，而且其中报刊所占

的分量会越来越重。虽然做梁启超研究时，我已经开

始关注和使用报刊资料，但进入晚清女性研究后则是

更加倚重。因为我的目标是，透过晚清女性这个窗口，

观察近代社会的历史变迁，报刊无疑提供了最鲜活的

现场和最多样的史料。而且，除了大家名作这类具有

经典意义的书籍外，我会更看重那些时过境迁、已被遗

忘的启蒙读物，比如中国人自编的第一部小学教科书

《蒙学课本》《西法食谱》《造洋饭书》一类最早的西餐食

谱，《外国尚友录》《世界名人传略》等世界名人辞典，尤

其是《世界十二女杰》《世界十女杰》《祖国女界伟人传》

《女界钟》等女性新读本。我认为，正是这批通俗文本、

再加上报刊，努力将精英思想转化为国民常识，促进了

社会基础的变革，现代社会才得以出现。

记者：对您来说，做学问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夏晓虹：我觉得做学问是一种智力挑战，能够有

重要史料的发现，纠正了学界成说，得出了新的结论，

直至采用了异于他人的研究思路，都足以让我感觉到

智力上的愉悦和满足。梁启超讲《学问之趣味》，还没

有“发明”这一点。

记者：会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

哪些?

夏晓虹：不是常常，但偶尔会重温读过的书。读

的遍数最多的显然是梁启超的著作，确实能读出乐

趣。当然，更主要的还是为了研究的需要。所谓“读

书百遍，其义自见”，反复

阅读对于解读文本尤其

必要，往往不知如何下手

的史料，会在一遍遍的细

读中，发现其中隐含的意

义与结构。

据《中华读书报》

夏晓虹，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